
作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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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浩月 闫 晗 张家鸿 于 北
栏目主持：沈杰群

《浪游记》

评委点评：
三位作者王恺、

韩松落、尼佬的旅行

之书，从七个侧面来

勾勒出“人生这趟旅

行”，不仅仅关于彼

此的旅行，也关于各

自人生某一阶段的旅

程，沉淀下来，能读

出光阴荏苒之后对生

活细微点滴的耐心与从容，以及他们对朴

素美好的本真热爱。

《真水与火焰》

评委点评：
66位作家，分别挑

选一首四十余年间流行

的华语音乐作品，对应

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情感

体验，重温一首歌给他

们带来的生命震撼与人

生影响。作家与流行音

乐之间具有微妙的关

系，流行音乐同样给写

作者们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带来了巨大

的启蒙作用。如今，当他们成为成熟的写

作者，再回顾流行音乐的精神烙痕，每一

篇文字，具有微缩历史般的全面与精准。

《好玩儿的大师：赵元任
影记之学术篇》

评委点评：
这本书向读者展

现学术大师赵元任的

另一面，他仿佛是一位

穿越去一百年前的当

代人，爱以自拍记录生

活，爱以趣味追寻学

术。在那千余幅的照片

里，我们见证了时代的

跌宕起伏，也结识了一

位幽默、细腻、沉浸在智识生活中的天才大

师。这是一套前所未有的影记，透过那些静

默的黑白影像，我们仿佛跟随一位学术大

师游走于百年中国的历史现场。千余幅照

片，跨越百年，几未中断，仿佛是一场世纪

直播。

这些照片由一位学术大师亲自掌镜，

记录生活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中国摄影

史上亦是独一无二。他既是亲历者，也是

记录者、观察者。那些与时代共命运的经

历与现场，极为珍贵。

《秦岭记》

评委点评：
作家以笔记小说的形式讲述了近六十

个秦岭故事，既有

《山海经》《聊斋志

异》 等传统文本的

基因，又蕴含着作

家生长于斯的别样

密 码 ， 境 界 开 阔 、

笔法摇曳。绵延长

篇中，有山川里隐

藏 着 的 万 物 生 灵 ，

有河流里流淌着的

生命低语，更有万千沟坎褶皱里生动着

的物事、人事、史事。

《幸福的方法》

评委点评：
沙哈尔博士开设

的”积极心理学”曾

被 哈 佛 学 生 推 选 为

“最受欢迎的课程”。

牺牲眼前快乐，着眼

于未来目标的忙碌奔

波型，放纵自己、及

时 行 乐 的 享 乐 主 义

型，无所作为的虚无

主义型，都不幸福。找到自己的真正使命

并努力发掘潜力，全然地投入生活，投入

每日的点滴喜悦，才能达到第四种状态：

感悟幸福型。沙哈尔的积极心理学告诉我

们，幸福也要不断学习和练习。

《遇见》

评委点评：
作者将人生行走中

所遇见的城与村、人与

事记录于笔端，有的作

品沉迷于历史文化追

忆，有的作品热衷于现

实场景描述，有的作品

倾向于某些现象的思

考。这部文集在历史散

文与生活散文之间开辟了一条历史与生活

交织叙述的中间道路，感性与理性交替，

情感节制不夸张，叙事精准活泼，语言素

朴而兼具文采。这些看起来分散的文章，

但是始终被人生的“遇见”这条线索集合

在一起，给读者一种想象的空间和阅读的

吸引力。

《寻找米兰·昆德拉》

评委点评：
本 书 作 者 阿 丽 亚

娜·舍曼从 20岁起，就
渴望能与 《玩笑》 的作

者昆德拉相遇。为了追

寻昆德拉的足迹，她一

直走在寻找米兰·昆德

拉的道路上，采访了很

多人。在此过程中，阿丽亚娜·舍曼还结识

了昆德拉的夫人薇拉，与她一起追忆作家

的往昔岁月。她通过作品阅读昆德拉的人

生，又通过小说家的人生去解读他的作品。

最后，作者听到了电话中昆德拉问候自己

的声音，这无疑是一个最棒的故事“彩蛋”。

《如雪如山》

评委点评：
生活中，“雪”与

“山”，都是极其常见却

又无法忽视之物。那如

雪般细碎的日常和如山

般刻骨的过往，几乎贯

穿着每个女性的生命记

忆。《如雪如山》正是一

个个以女性视角讲述的

关于女性生存故事的隐喻。作者以敏感善

察的心思和细腻锋利的笔触，通过七位女

性主人公的人生断面，展现她们的负累与

挣扎。

《看展去：博物馆里的中
国与世界》

评委点评：
该书集结 22篇观展感悟，将中华大

地上的故事串联起来，借展览与文物述说

起源、发展、交流与衰落。出土文物不仅

是先民的生活剪影，也

映射出他们的精神世

界，展现出中国传统文

化的脉络。本书采用图

文结合的形式，将展览

现场生动地还原在读者

眼前，弥补不能去到展

馆现场的遗憾，也可作

为曾经来过的珍藏记忆，是一本“拿在手

上的展览”。

《无人知晓》

评委点评：
这本书是电影大师

是枝裕和戛纳电影节金

棕榈奖入围影片同名小

说。纵然生活的世界暗

淡无光，角落里也依然

有希望在酝酿。无人照

拂，谁挡我野蛮生长。

他 们 是 绝 处 逢 生 的 野

草，终将于向阳处开出野花。

中青阅读2022年 6月推荐书单 2022年6月读者投票
最喜欢读的5本好书：
《真水与火焰》（百花文艺出版社编）

《看展去：博物馆里的中国与世界》

（丁雨 著）

《如雪如山》（张天翼 著）

《遇见》（石华鹏 著）

《做局人》（余耕 著）

阅 读2022年 6月 1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 郭韶明 版面编辑 / 邹艳娟

Tel：010-64098456 邮箱：wenhuafukan@163.com 11

中青书榜

□ 蒋肖斌

北京人艺 70 周年院庆，又见 《茶
馆》，不见秦二爷。

蓝天野去世，戏剧界痛失大家，而对

80后 90后来说，蓝天野留下更深的印
象，可能是 1990年首播的电视剧 《封神
榜》中的姜子牙。但在蓝天野自己看来，

“正业”当然是戏剧，最感兴趣的却是绘

画——他曾说，“常常有意识地控制自

己，驻足在美术的大门之外”，可见爱之

深切，生怕控制不住。

蓝天野拒绝写两种文章：一是回忆

录，二是所谓艺术创造经验之类的文章。

但他自嘲没能守住诺言，在 2014年出版
了回顾自己大半生的 《烟雨平生蓝天

野》。他感叹这一生，说真话有时会伤

人，但自己一定不伪谎，直到临出版写自

序，他还在问“真有必要写这么本书吗”。

95岁的人生，尤其跨越了中国现当
代史的天翻地覆，用一两个形容词或者头

衔来盖棺定论蓝天野，肯定都是不完整

的。所以，对读者来说，这本书还是有必

要的。作为蓝天野唯一的自传，书中他不

再“饰演”任何人，只说自己。

在少年时代，蓝天野，那时候还叫王

润森，怎么也没想到会当演员，他满怀兴

致、一门心思，全在画画上。

蓝天野对画画的爱好，在读小学前就

有了。小时候，他家住在北平白塔寺附

近，白塔寺的庙会频繁而热闹，卖啥的都

有，充满着民间的情趣。风筝、空竹、兔

儿爷、捏面儿、吹糖人儿、年画⋯⋯这是

蓝天野最初的审美观的来源。

那个年代的孩子，还有一个重要的启

蒙载体——小人书。在没有多少娱乐活动

的时候，小人书就成了最廉价和易得的娱

乐。蓝天野不仅喜欢看，还自己动手画，只

是还没上小学，肚子里墨水有限，编不出什

么故事，只能用最简单的方式画几个人物。

上小学时，在所有课程里，蓝天野的

美术课成绩最好。考入中学后，他终于有

了一个正经学国画的机遇。当时，他的国

画老师是齐白石的弟子，看蓝天野喜欢画

画也有天分，就特许他课后到画室，给他

多一点指点。

中学时代的蓝天野，对绘画堪称痴

迷，甚至上其他课都有些心不在焉，常常

偷偷给老师画像。画得还挺像，他自称

“一眼就能看出是谁”。1944年，念完高
二的蓝天野作了一个决定，学画去！考国

立北平艺专去！

在《烟雨平生蓝天野》中，蓝天野并

不忌讳为了高中没毕业就考大学，还做了

一个假的高中毕业证。制作之粗糙，连报

名处的老师都随口问：“哪儿买的？”蓝天

野没作答，这事也就过去了。最终，他通

过了考试，考入了艺专。

艺专的求学时光，是蓝天野生命中最

明媚的一段青春。他从家里带一顿饭，一

般就是馒头加一点儿菜，但往往到饭点，

馒头就不够了。因为一年级学素描，用的

是炭条，为了画好要不断修改，而擦炭条

用干馒头最好。于是很多时候，他宁可少

吃点也要画好画。

“将来想干什么？要当画家？有什么

出路？因为那时候小，只有 17岁，也没
怎么想过这些。”在蓝天野的回忆中，有

人教画，自己学画，就是全部的事。

因参加革命工作，蓝天野一度中断学

习生涯，但后来为了找一个身份作掩护，

“顺便”学画，他又在 1946年第二次考入
了北平艺专。第二次念“大一”，他去学校

的次数还是不太够，精力又转向了话剧，

于是画画这件事，竟要在几十年后才能重

拾。但从童年开始的热爱不会消散，下过

的功夫也会沉淀，这让蓝天野在几十年

后，依然能主攻花鸟兼修人物，师从李苦

禅、许麟庐等大家，多次举办画展。

如果说对绘画是矢志不渝，那么对演

影视剧，蓝天野称之为“被绑架”。

其实早在 1950年，蓝天野就参演过
一部苏联影片《普鲁热瓦尔斯基》，这是

19世纪俄国的一个探险家，到过中国的
北京和西北地区。影片到中国来拍外景，

必然有些中国人物，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

选了几个演员，蓝天野也在其中，饰演一

个农民运动青年领袖。

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恐怕不多，在后来

很长一段时间里，蓝天野都没有涉足影视

剧。当时也有剧组找他，但他就一个想

法：我的工作在舞台。等第一次拍电视

剧，要晚至 1984年播出的 《末代皇帝》，
蓝天野在其中饰演醇亲王载沣，也就是溥

仪的父亲。

对这部剧，蓝天野最初依然是拒绝

的。当时 50多岁的他觉得自己年龄大
了，并不适合这个剧中才 25岁的角色，
没想到过了半年，《末代皇帝》 的导演、

制片主任双双登门，生拉硬拽把他拉到了

剧组，还说“去了再说”。请来化妆师，

给蓝天野画年轻了，就把他拉到颐和园拍

了一晚上的夜景戏。

既然上了这条“船”，蓝天野就不得

不琢磨人物，还要研究影视剧和话剧表演的

不同。研究着研究着，他又迷进去了。

“《封神榜》拍武王伐纣的作战场面，姜子

牙站在战车上，俯瞰下面千军万马——这是

一种和舞台上不同的感觉，包括镜头的推拉

摇移，近景远景的切换，它有自身的手段和

表现形式，也开始激发我的兴趣⋯⋯”

在《封神榜》中，姜子牙所有的武打

动作，都是蓝天野自己做的，没用替身。

在敦煌拍戏时，剧组组织大家去参观莫高

窟，蓝天野高兴坏了，“我是学美术的”！

在等回京的火车时，他还买了一套《敦煌

莫高窟壁画雕塑全集》，回到北京意犹未

尽，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说自己现在专

业是演戏，但最有兴趣的还是绘画。

在上世纪 90年代，蓝天野拍了不少
影视剧，另一个著名角色是《渴望》中的

王子涛。这部剧堪称一代人记忆，引发观

剧热潮。和在“戏比天大”的北京人艺一

样，拍电视剧的蓝天野也说真话：“个别

戏里的个别演员，好像只是混。有的也不

是专业演员的年轻人，平时极活跃，轮到

开拍了，人不见了，玩儿去了。或者服装

带错了，去换吧，半天回来，还是错！有

的居然问我：‘您能理解我们青年人

吧！’⋯⋯我不理解！”

蓝天野的最一部剧定格在 2004年首
播的《记忆的证明》。此后，蓝天野的名

字，回归戏剧，钤印纸墨。

无论是美术、戏剧还是影视剧，无论

是一生挚爱还是机缘巧合抑或阴差阳错，

蓝天野都是同样的认真，他说，艺术创

造，如果能做得更好一些，为什么不呢？

《烟雨平生蓝天野》的书封，没有他

的个人照片，只是一幅淡淡晕染的水墨

画。他潇洒离去，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

烟雨任平生。

《茶馆》之外蓝天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何建明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工作是记者，

这可能为他后来成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做

了某种准备。去年年底，他在连任了三届的

中国作协副主席的岗位上卸任后，写作的事

却更忙了。中国那么大，在他眼里全是选题，

经常外面跑一天，回来再写 4000字，日复一
日，有着旺盛的精力，以及坚强的颈椎。

从上世纪 90年代揭露中国矿产资源
危机的《野性的黑潮》、讲述贫困大学生问

题的《落泪是金》、全景式描述高考的《中国

高考报告》，再到《国家行动：三峡大移民》《非

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爆炸现场：天津“8
·12”大爆炸纪实》《死亡征战：中国援非抗击
埃博拉纪实》等重大事件，还有《国家》《革命

者》《浦东史诗》《大桥》⋯⋯近 70部报告文学
作品，对中国 40余年的观察，他从未缺席。
最近，出走半生的游子回到了故乡苏

州，这里有小桥流水人家，更有海归青年创

业的传奇，何建明的笔是闲不住的。

中青报·中青网：新作《万鸟归巢》讲述
了海归青年在苏州金鸡湖畔的创业故事，
你是如何发现并决定写这个选题的？
何建明：苏州是我的故乡，自古以来，

苏州一直是文学特别关注的城市，而改革

开放之后的苏州，绽放着独特的美丽与繁

荣。苏州工业园区是“新苏州”的借名词，也

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一块“巴掌大”

的地方，每年为国家创造的财富超过西部

一个省的总量。这种经济与社会发展形态，

在中国独一无二，在全世界也是罕见。

谁在创造这样的奇迹？是青年，是那些

海外归来的青年科学家们。我一直关注这

块“生金焠银”的地方，更何况，这是块散发

着蓬勃青春气息的土地。我关注的是这块

土地上每一位海外归来的青年，关注他们

落地、生根、成长、进步，以及发展与成就事

业的整个过程。

中青报·中青网：其他地方也有海归青
年创业，苏州有什么特别之处？
何建明：首先，如果按单位面积计算，

金鸡湖畔的苏州工业园区的海外人士，是

全国最集中的，创造的财富是最大的，海归

青年群体的质量是最高的，同时，园区给予

海归人员的政策也是最好的。几十年来，土

地与海归和谐共存、共荣的成果也是最令

人心潮澎湃的，因此自然是我的首选。

其次，金鸡湖的自然美丽与海归青年

的创造激情，一起营造了新苏州的今天，又

诞生了许多创造财富、强盛国家、完美自我

等方面的经验，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特别

值得我们学习。比如，企业管理经验、社会

管理模式、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共进等，都是

世界上最先进、最暖心的范例，因此才有了

长期以来“万鸟归巢”的壮美景象。

在我采访的对象中，他们告诉我最多

的是：来到苏州工业园区，不仅自己不想再

“远游”了，还把家也搬来了，在这里不仅创

造了事业，还养育了下一代⋯⋯这是真正

的生根，是事业与生命的生根。

中青报·中青网：你的采访与写作过程
是怎样的？对哪个青年印象深刻？
何建明：我在创作时有一个习惯：书写

家乡的一个题材，一般时间很长，通常会几

年甚至十几年，才能最后定下来写它。因为

对家乡太了解，反而会更谨慎、更细致、更不

敢轻易动它。感情酝酿时间特别长，生怕不

准确不到位，必须水到渠成时才去下笔。

这次调研与采访经过精心设计，听取多

方意见，最后确定采访对象，进入采访之后，

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每一个海归青年和科学

家身上都是一团火焰、一个奇迹、一种精神，

关键是你能否进入他们的心灵世界、触摸到

他们的情感脉络、追探他们的事业奥妙。以

前以为学理工、从商的人都很古板，其实只

要沿着他们的事业与兴趣走，就会发现他们

内在丰富多彩，甚至是可爱的一面。

我写到一位做芯片的“大海归”，他给

我讲了他如何到苏州，后来如何在这里创

业，如何带动了一批他的同学朋友来到苏

州，现在又在浙江等地开创事业⋯⋯我写

完后，他看了作品，又给同事们看，“原来我

们有这么精彩的人生啊”！

他们那种从文字中看到自己人生形象

与轨迹后的惊喜，堪比完成了一项发明创

造。由此我也更加坚信，我们的海归青年是

一批有血有肉、战斗在经济与科技战线的

“文艺青年”——这个发现是第一次，也特

别有意思。

中青报·中青网：这些背景不同、行业
不同的青年创业者，他们有什么共同特征？
何建明：他们与所有的青年一样，有冲

动、有激情、有朝气，有奋斗不息的精神。同

时又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认为海归青年

的创业精神更有方向性与目标性，资源和

人脉似乎更多一些，对失败的承受力也比

国内创业青年要强些，这也许跟他们在国

外的经历或者已经习惯“失败是成功之母”

的体验有关。

在对国家的情怀方面，海归青年更加浓

烈，这一点让我有些吃惊。“只有在海外呆过

的人，才更加体会祖国的意义。”有一位海归

青年这样对我说。他说的时候很动情，还跟

我讲了他在海外经历的种种坎坷。这份经历

使他对祖国、对民族的感情更深沉。

中青报·中青网：中国每天都在发生很
多大事，你觉得哪些东西是值得记录的？
何建明：值得记录的东西在今天这个时

代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国家和时代正在

发生的大事；二是人们感兴趣的事；三是你

自己感觉有意义的事。这三者并不矛盾，相

互衬托和辉映，尤其是自己感觉有意义的

事，这是我选材最看中的一点。因为我知道

我看中的事，时代和读者也通常是喜欢的。

中国正在发生的事太多，太值得我们

去记录和书写。你只要具有敏锐的嗅觉、时

代的意识、文学的悟性，选材不成问题。我

的创作几乎包涵了当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人物也特别杂，而且更多的是正在发生的

事，有的甚至尚未确定其对与错，是行进中

的事件——可以称之为“时代潮流”。

我个人倾向于写那些有美感的东西，

抒情式、散文式的报告文学，也就是空间张

力特别大的，或者是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当然，那些特别细微的小人物、小事件，恰

恰又是我非常喜欢的，“滴水见太阳”的作

品更入我心。

中青报·中青网：报告文学的创作方法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何建明：一个成熟的创作者，需要掌握

各种采访和书写方法。报告文学作家的采

访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这常常让一些

初学者和并不成熟的写作者头疼。而我却

十分喜欢采访，尤其是到一线、现场采访，

这是我的必修课，并且绝对不会轻易减弱

这个工作量。可以说，我的每部作品的成功

都是从采访开始的。

写作的方法，是因事、因人、因作品所

要表达的价值出发的，而且不同题材需要

有不同的方法。我的每部作品，都是一次新

的创作方法的重新构架。报告文学没有一

个固定格式，我几十年的创作，就是对中国

报告文学文体重新构架和完善的过程，至

今仍在不断探索和完善之中。

这个文体是服从读者的阅读情趣与社

会科技发展的，不同时代所表达的方式会

有不同，因此，中国式报告文学与其他文体

有着不同的创作行进轨迹。小说家在不断

学习经典，而我们需要自己不断创造经典。

中青报·中青网：同样描述一个新闻大
事件，报告文学和新闻会有什么不同？
何建明：事实上，报告文学文体是从新

闻文体中蜕变出来的。新闻追求敏感与快

捷，是对当下的关注和书写；当文学形式介

入新闻内容，报告文学就诞生了。

同样是写重大事件，新闻和报告文学

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新闻是求取“快捷”

与“信息”，报告文学追求的则是事件本身

的社会价值与深度“情理”。所以通常我们

并不受新闻的“冲击”，因为我们要比记者

走得更深、更宽，在“情”字上下功夫。有时

也有这样的情况：我把一个人物、一个地方

写好了，出名了，然后新闻记者再度把事件

和人物推向更广泛的社会。

中青报·中青网：那“非虚构写作”和报
告文学又有什么不同？
何建明：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是同

一体系里的两个不同的“孪生兄弟”，即基

因是相同的——必须“非虚构”，也就是真

实的。但报告文学更具有客观要求的“非虚

构”，而现在一些“非虚构”写作，更多带着

明显的个人主观色彩——这样的“非虚

构”，其实是存在对客观事实的某种主观改

动的，报告文学排斥这种“非虚构性”。

中青报·中青网：做一个有趣的对比，
如果同样写海归创业，新闻、报告文学、非
虚构写作，各会怎么写？
何建明：新闻写海归创业故事，通常要

列出这个群体的经济价值，比如为当地创造

和建立了什么；报告文学不会关注他们创造

了多少（尽管有时也会写到），更多侧重于观

察和考证海归的情感世界、报国情怀。

非虚构写作会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心

理感受深度介入其中，然后写海归的现象

与历程；报告文学则会全方位地书写这些

海归是如何去、如何来、最后结果如何。当

然，好的报告文学也会将新闻写法与非虚

构写法融入其中。

何建明：为“万鸟归巢”的海归创业青年立传

2010年 11月 4日，蓝天野在北京画室其作品前。 视觉中国供图

《烟雨平生蓝天野》作为
蓝天野唯一的自传，他不再
“饰演”任何人，只说自己。

最近，出走半生的游子回
到了故乡苏州，这里有小桥流
水人家，更有海归青年创业的
传奇，何建明的笔是闲不住的。

何建明


